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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学史·

清初常州府《重修医学祀典记》碑考

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薛　昊　陈仁寿△

　　摘要：江苏省常州市老城青果巷２０５号有一方《重修医学祀典记》碑，记述了清初常州府众医官向地方官员请愿
恢复三皇及历代名医祭祀的编制，并在地方官员的主持下修整了医学的经过。碑文中还附有医学祀典的祭品规制。

此碑所记内容，能直观反映明末清初地方官设医学的状态、地位、职能等，有助于研究当时的医事制度和常武地区的

社会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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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１４ＬＳＡ００１）

△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ｎｊｃｒｓ＠１２６．ｃｏｍ

　　江苏省常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重修医学祀
典记》碑，位于常州市老城青果巷西段２０５号民宅
（明清常州府医学、先医庙旧址）东侧门墙内，西向

而立（图１）。
碑刻于清顺治五年，所记为清顺治三年常州府

医官向知府请求为医学祀典复编的经过以及各级

衙门批文。为研究明末清初江南地方医政制度的

第一手史料。石碑为整块青石板雕就，无座，未见

碑额文字。碑身通高１８０ｃｍ，宽７０ｃｍ，嵌于墙中，故

厚度未知。由于历史原因，石碑保护不善，碑阳污

损、涂盖较严重，常州市文管会无原文碑拓。石碑

为楷书体，间有草书若干字，现余２６行，满行６１字，
原约１２００字，现存９８５字，考补６字，共得９９１字。

此方碑刻刻于“顺治岁次戊子”，即顺治五年

（１６４８年），康熙《常州府志》、光绪《武进阳湖县
志》、光绪《武阳志馀》皆无此碑记载，亦未见任何金

石专著收录。常州市文管会对此碑的档案只有

１９６４年颁布市文保单位时的官方文件，无碑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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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信息，历史资料甚少。现对碑刻中的相

关信息稍作分析考据，以供参考。

图１　《重修医学祀典记》碑

碑文内容

现将原文移录如下，“例 ”为原文损坏分析考

出之字，“［］”中为原文中同行并排书写。“□”为
缺一字，“ ”为不明字数的缺字。

重修医学祀典记

古之有功德于民者，自先穑以下□一村□□皆
得食报来兹。矧医为民命所关，非徒罨数之□仅以
前民用者哉，吾常之有医学，且吾武之有惠民药局

也。匪者则明之成化十八年建于文明坊，官正科主

之；其在邑者则明之洪武五年建于德寿坊，成化十

五年徙于青源坊，官训科主之。□□记于 伏羲氏、

神农氏、轩辕氏，始画八卦，分四昔，尝百草之滋，辨

诸药之性，厥后仓扁诸家得精其鸿衍。迄今素问一

书犹仿佛青囊遗□以医 三皇，不啻泮
!

之崇宣圣

也，乃事久而弛。邑之药局废而并于郡，郡之医学

又迁于西厢，去天禧桥不数武而遥。斥地仅四分

七厘六毫，为堂为 之簋前□未备而牲醴众沿于借
用，不惟问诸牢无豕可执，即求诸礼亦无羊可□□。
幸我大清天造□隆，恩诏一腪。内开历代帝王陵
寝，有司照例以时致祭。三年五月，医学官陆朝、傅

惟谅、万化权、朱?、吴铭复，请于郡侯夏公，详诸

□□台，咸得 银六两以供春秋祀事。而药局鞠为

茂草，又半入豪并，朝等控之。郡侯佟公、邑侯张

公，冰操凛凛，铁索铮铮，清淅基址，乃命正训科官

主□中焉 三皇开物成务之功，即籍九土为宫，磨五

岳为碑，酿四海为醴，庖群龙为牲，尚不足以□开天
万一。然举典于既湮之后，则虽一禄一□一豆一□

则皆 夏、佟、张三公崇贤惠后之遗爱也，与三圣人

同不朽矣。是不能无记。郡人白贻清撰

武进县正堂　张　申府勘语：查得医学三皇祠
例原设祭向因缺编，故猪羊祭品等项权为借用。虽

有设祭之名，而无享祭之实。今据医官 用致祭。

但察本县每年额编春秋祭祀银二百四十两，拜祀府

县两学、文庙、山川社稷二坛及三次祭孤、关圣 帝

□□□□尚属不敷，若再支给于此，则祭典终悬。
合无俯从所请，量编致祭，以广新朝浩荡之恩，以宏

□宪台□礼至 。

常州府正堂　夏　申宪勘语：勘得伏羲、神农、
轩辕乃开辟之三先皇也，历朝春秋例应崇祀。向因

缺编，故祭品等项暂尔借用。有 新恩持隆 先圣而

各医官呈乞，请编设祭，随经□□确查申覆到府。
今无准从所请，每祭于里甲项下，量编银三 时致祭

以广皇仁。伏祈宪夺。

抚院　土　批：三皇系开辟之圣，祀典难缺，据
详仅银三两准于三年编始，以光俎豆徼。

按院　赵　批：准行。
常镇道　李　批：致祭三皇准如详编行。
计开编定祭品：帛三端并架，猪一口重七十斤，

羊一只重三十斤，?鱼二尾重二斤，醯醢两二斤，红

烛一对重二斤，通宵烛三对重三斤，黍稷稻粱五色

各一升，祭果各色［核桃、枣子、栗、白果、菱］各一

斤，盐二斤，红曲、川椒、茴香各一两，祭酒十□，绛
香、檀香、速香、末香各一两，大松柴五百斤，莛燎二

个，芹、鮲、苴、葱、菜各一斤，祝文板一块。

请编致祭

三皇奉祀春秋祭典，江南常州府医学正科陆朝

［原任医学改授阴 阳学正术傅惟谅、武进县医学训

科万化权、署武进县阴阳学训术医官吴铭复、署江

阴县医学训科朱?］仝立 常州 府县礼房承行吏［李

□、杜文□］。
合郡医官［邹迥、秦德昌、潘毓灵、胥长公、何

泓、王寅生、王耀、王三省、石震、顾孟、姚起龙、法启

明］。

顺治岁次戊子……

碑文考析

清《重修医学祀典记》主要记载了常州府众医

官向地方官请愿恢复三皇祭祀的编制，以及修整医

学并获得批准的经过。

碑文大致分为两部分：开篇到“郡人白贻清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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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白贻清为整件事做的陈述和褒赞，第二部分则主

要是各官员的上表、批复、建议，碑刻保留了相当的

公文写作格式，可以一窥当时官府行政公文的细节。

明洪武四年，明太祖下令禁绝地方祭祀三皇，

但常州府地区医学仍然保留了三皇及历代名医祭

祀习俗。

明中期武进县惠民药局荒废，与常州府惠民药

局合并，成化年间医学迁至西右厢开辟地面建设医

学新址并继续承担祭祀职责。然财务入不敷出且

不属于官府公祭编制，祭祀所用祭品难以维系。医

学也年久失修，荒草丛生、房屋破败且部分被周围

民居侵占。

明亡清兴，新朝重视祭祀。于是顺治三年五

月，常州府医学正科官陆朝与阴阳学正术官傅惟谅

以及武进县、江阴县医官万化权、朱?、吴铭复等人

向常州府知府夏一鹗陈情。经过张国枢、夏一鹗以

及江苏巡抚、巡按、常镇道道台等官员批复，最终确

定于顺治三年开始恢复三皇祭祀的公祭编制并拨

款六两，且确定祭祀活动的规制。

顺治三年底，夏一鹗升调漕储道副使，佟达继

任常州知府，接受陆朝等人的控诉，反映医学的破

落荒废。知府佟达、知县张国枢遂率人清理整修

医学。

夏公、佟公、张公的政绩为乡里称道，由当时已

回乡的前朝遗臣、邑中名彦白贻清撰文记录此事。

顺治五年此碑刻成，立于医学前。

１．缺字考补
医学：据常州市文管会１９６４年官方档案，可知

此碑原名《重修医学祀典记》，当时此二字可能未

污损。

帝：顺治元年关羽封号改为“忠义神武关圣大

帝”，结合文义可知此处应为“帝”字。

阴：据文义“医学”与“阴阳学”常相伴设立。

据前文先署“府医学正科”而后“阴阳学正术”推知

此处应为武进县“阴阳学官”署名，而缺字后有“阳

学”，可知此缺字应为“阴”

常州：据上下文义及缺字后“府县”可知。

碑文中还有部分缺字不明，有待通过查阅资料

进一步考证。

２．地名及机构考
医学与惠民药局　碑记开篇说明常州府、武进

县皆设有官方医事机构。属常州府者名为医学，属

武进县者名为惠民药局，分设正科、训科官主之，反

映典型的明代地方医事制度。地方医学为官设地

方医疗行政、教育机构；地方惠民药局，是平民诊病

买药的官方机构［１］。同时医学承担三皇及历代名

医每年春秋的祭祀活动［２］。有学者研究表明，明代

中央对地方的地方医学建设很重视，地方官府多设

医学［３］，并对地方医学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４］。此

外，由于惠民药局与医学普遍存在荒废合并的现

象，有不少地方医学与惠民药局的名称被混用［５］。

医学及相关机构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不再赘述。

关于常州府医学，《重修常州府医学碑记》中有

医学迁至西右厢西排湾“市民地”重建的记录，此处

两碑记载的迁址即明成化十四年知府刘钰迁址重

建医学之事，可以互参。成化之后的常武地区地方

志上第一次在西右厢图上出现“医学”标注，是明万

历三十三年的《武进县志》（图２）［６］，但图上显示房
屋呈坐南朝北，与明碑记载“南向”不符，推测为迁

至此处后，南市河与青果巷的繁荣度与便利度使前

后门的朝向发生了改变。碑文记“斥地仅四分七厘

六毫”，此为医学重建时购地所占面积，单位亩，约

３１７．４平方米，据实地估测与目前现存建筑占地
相当。

图２　西右厢图

建立时间　碑文中所说“……三皇，不啻泮
$

之崇宣圣也”，即言元代三皇庙祭祀与宣圣庙祭祀

旧事，可和与此碑相对而立的明崇祯四年《重修常

州府医学碑记》互参。可确认常州府医学可上溯到

元代。

据碑文记载，常州府医学于明成化十八年建于

文明坊。而参考与此碑相对而立的明崇祯四年《重

修常州府医学碑记》内容及明成化十七年著《重修

毗陵志》［７］３８４，常州府医学一直设于府衙附近文明坊

的三皇庙，因此此句疑似为一处误记。武进县惠民

药局始建于明洪武五年，位于德寿坊（即今青云

坊［８］８５），明成化十五年徙于清源坊（位于今局前街

县直街一带）。明正德《常州府志续集》记载：“申

明、旌善二亭旧在德寿坊西，成化间……别立二亭

—３５—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于县南，今旧址改为惠民药局。”［９］清康熙《常州府

志》记载：“惠民药局在德寿坊西，明洪武五年知县

董尚建申明亭，十三年知县彭伯常建旌善亭对峙。

成化十五年知县熊罛移二亭于清源坊，即其旧址创

此。”［８］１９７碑文第五行又记：“邑之药局废而并于郡，

郡之医学又迁于西右厢去天禧桥不数武而遥。”天

禧桥始建于唐如意二年，宋天禧间重修，故名［８］８４，

今存于青果巷西瀛里中。参考明成化《重修毗陵

志》可知，常州府惠民药局在西排湾［７］３８３。综上，武

进县惠民药局在成化十四年前应已荒废，并入常州

府惠民药局，于成化十五年，在清源坊重建。

３．人物考
撰者　碑刻正文前半部分结尾处有“郡人白贻

清撰”字样。白贻清，生卒年不详，光绪《武进阳湖

县志》记载：“白贻清，字希贤，明万历四十七年进

士。授户部主事，督饷山海关。人方视为危地，贻

清慷慨受事，咤驭而前。及备兵陕西榆林，屡立职

功，有水泉、三条沟、张义堡、红沟、青松、南乐、水磨

川七捷。以疾归，起户部侍郎督饷宣大晋。尚书总

督仓场，简任所司，务揽大纲，有古大臣风云。”［１０］５３０

从记载来看，白贻清是一名文武兼备的全才，在镇

压李自成的战争中七战七捷，后又主持西北军务后

勤，风评极佳。清计六奇《明季南略》中亦有记述白

贻清相关事，为郡中名彦。晋陵白氏素为江南大

族，现存晋陵白氏宗祠。

官员　碑文中提及两位“郡侯”夏公、佟公及一
位“邑侯”张公，对照《府志》职官表［８］２２２，２６４，考出夏

公、佟公为清代常州府第三、第四任知府夏一鹗、佟

达，张公为时任武进县知县张国枢。

夏一鹗，辽东人，顺治三年升漕储道副使，历任

江南巡抚。治理地方上“威惠兼著”。为本府名宦，

有传。佟达，辽东人。顺治四年任。张国枢，景州

人，进士。顺治五年升刑部主事，后调吏部，有传。

三位官员贯穿整件碑刻记事的始终，主持恢复

医学祀典额编、修复医学屋舍，是医学祀典得以恢

复的重要因素。碑刻后半部分，记录了医官向知府

提出请求后，地方各级官员的批文。

医官　明洪武十七年朝廷下令，“置府州县医
学阴阳学府置医学正科一人，阴阳正术一人，秩从

九品。州置医学典科一人、阴阳典术一人；县置医

学训科一人、阴阳训术一人。皆杂职。”［１１］“各州、

县医学未入流。”［１２］可见明代医官地位之低，也因此

几乎不可能在地方志书中找到他们的姓名和相关

信息。从碑文记载来看，当时的常州府医学正科名

为陆朝，一同向夏知县陈情的有常州府阴阳学正术

傅惟谅（原任医学）、武进县医学训科万化权、武进

县阴阳学训术医官吴铭复、江阴县医学训科朱?。

此外还有碑刻结尾处“合郡医官”下的十二位无头

衔的医官，各自生平已无从考证。在与此碑相对而

立的明《重修常州府医学碑记》最末署名处，出现了

“秦德昌”、“吴铭复”的名字，此时吴铭复与秦德昌

同列，说明二者的职位皆为普通官医，而在此清碑

中吴铭复已经有了“武进县阴阳学训术医官”的头

衔，秦德昌依然是普通官医。明碑刻于崇祯四年，

两碑跨度２４年，这个细节能够反映这两方碑有一定
的传承性。

４．祀典考
关于地方的三皇祭祀，常武地区的地方志书缺

乏这方面记载，但已有多位学者做了这方面的研

究。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２］，明初医事祭祀制度沿

袭于元，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三皇。马氏［１３］

的研究指出，早在金代就有许多医士祭祀三皇为

祖，而正式的通祀诏令，颁布于元成宗元贞元年

（１２９５年）。日本学者的研究显示［１４］，最早有关三

皇庙祭祀的史料出自《元典章》卷三十二《礼部五·

学校 二·医学·讲究医学》关于至元二十二年的记

载。而在至元末年前后，全国各地都已经普及。至

明洪武四年，皇帝认为天下郡邑通祀三皇是亵渎行

为，下令禁绝地方祭祀三皇，这在当时算是显示一

种与前朝的决裂。

然而从此碑可知三皇春秋祭典至少在常州府

并未被彻底禁绝，直至改朝换代。但它并不在新朝

官方祭祀的编制之中，加上医官向来没有奉银，祭

祀开支难以维系，以致于“虽有设祭之名，而无享祭

之实”。常州府医官们需要从其他祠庙和祭典中

“暂尔借用”一些祭品物资。

随着层层地方官员的批复，编制问题得到解

决，还附带了一份近乎完整的祭品清单，羊豕二牲

各一，除了猪、羊、?鱼、醯醢、黍稷稻粱、各色瓜果

等常规用品，另外还有红曲、川椒等少数并不常见

的特色祭品。

国内大多数地方的元代三皇及历代名医祭祀

都在元朝覆灭、明洪武四年下令禁绝后消亡，但独

此一处竟在留都东侧的州府郡城中存续至清初，甚

至在地方官的批准下恢复到政府祭祀的编制中并

留下了祭品规制的全套记录，这实属罕见，也与日

本学者［１４］的研究中所表达的“江南士大夫对三皇庙

祭祀反感”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反差。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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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记后事

在清代志书中，“惠民药局”和“医学”条目先后

被删去，在光绪《武进阳湖县志》中，多了“先医庙”

和“医局”的记录［１０］１２１１４１：“先医庙即医学，祀伏羲、

神农、黄帝及岐伯历代名医，在武进西右厢青果巷。

洪武五年建，成化十三年知府刘钰重建。”（重建时

间存疑）从记录结合县志舆图来看，先医庙就是曾

经的医学，清后期在职能上已经完全蜕变为一个祭

祀场所。“医局在武进西右厢寿安堂内，同治六年

暂设。育婴堂有县绅纠集会钱五千八百千存典，岁

收息钱并南货，捐钱给城乡贫民。夏问医药，六月

朔日起，八月十日止。”而“寿安堂在武进西右厢忠

佑庙内。道光十五年建，同治十一年重建。旧有田

九十亩、市房四所。岁收租钱并众捐钱给贫民寒

衣、医药、棺殓及岁给月赠义塾等用。”由此可见在

清中后期，常武地区官设医学已经逐渐失去日常诊

疗教学的职能。之前有学者研究表明，明代户籍制

度以及繁琐的太医院考核制使得大批世医无法进

入官医机构而转入民间，促使民间医疗逐渐取代长

期处于奄奄一息、若有似无状态的官医制度，同时

明代开始形成弃儒从医的社会风气［１５］，更加速了民

间百姓自发的医疗、慈善、救济活动的蓬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被认为是孟河费氏开端的费尚有，

即是晚明弃儒从医的典型，至清中后期，常州城西

北孟河镇诸医崭露头角，开始成为下一个时代推动

中国中医发展的主力军。

总之，《重修医学祀典记》讲述了清初医学三皇

祭祀缺编，诸位医官请于知府，通过各级地方政府

官员的协助最终于顺治三年得以恢复祭祀编制的

经过。一方面为常武地区惠民药局、医学的演变迁

址提供参考，一方面直观地显示出地方医学继承自

元代的三皇祭祀的面貌，地方三皇祭祀祭品规格一

般为少牢并结合一些新奇或本地的物产。同时碑

文及地方志的记录也反映出明清地方官设医事制

度逐渐废弛、功能逐渐被民间慈善组织和从医人员

所取代的变化趋势。此碑是研究明清之际地方医

事制度变化和地方三皇祭祀风俗不可多得的实物

史料，也是元代三皇祭祀制度幸存到清代的罕见

余音。

同时对此碑的考据仍存有一些不足和疑问。

一是碑文缺失的文字，由于掌握资料有限，无法考

得；二是已在洪武四年被下令禁绝的前朝遗制，何

以能够在离留都南京如此之近的常州府存在超过

二百多年直至清初？希望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发

掘，能够有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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